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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组南京大屠杀史料的考订

刘燕军

内容提要　章开沅先生所著《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中, 收录的一

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案例, 非常特殊, 其体例与《南京安全区档案》有关案例

不同, 其中的大多数记述都与农村和农民有关。本文结合拉贝等外籍人士的

日记、报告以及江南水泥厂档案等相关的记述, 并请章先生查对了英文原稿,

认定这组案例出自江南水泥厂难民收容所负责人辛伯格 (丹麦国籍)之手。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　巴遂伯尔格 (Basu iberg) 　辛伯格

　江南水泥厂

近年来, 章开沅先生利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馆藏资料, 出版

了一系列论著, 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在 1995

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中, 章先生从《贝德士文

献》中收录了一组特别的案例, 为《南京安全区档案》所未见。章先

生也注意到这份案例非同寻常, 特别做了说明,“原稿为英文打字,

最后有整理者手书:‘这是我亲自处理的若干案件’(Basu iberg)

1938 年 2 月 3 日。”①其后,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

位编辑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南京大屠杀》一

书, 也收录了章先生翻译的这组案例。

巴遂伯尔格是一个难民营的组织管理者, 他记录整理的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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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章开沅著:《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84-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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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按编号应有 34 例, 实际只有 30 例, 缺第 21、24、25、27 例。与

《南京安全区档案》中收集的 400 余份案例相比, 这组案例有几个

明显不同的特点。

其一, 在 30 例案例中有 9 例是关于中国士兵的, 记录者对士

兵所属部队的番号都一一做了记载, 涉及的部队有八十八师、十八

师、四十一师、八十七师、一○六师、五十八师、南京模范师① 等, 这

些部队除个别有差错外, 都属于南京保卫战中国守军战斗序列。有

的案例记述得很详细, 如案例 7:“12 月 23 日, 一个年轻士兵负伤

两处前来求医, 一处伤很严重 (颅骨破裂) , 他告诉我们下列故事。

他原是八十七师一个连长的传令兵, 12 月 13 日战事进行时, 他发

现自己单独呆在太平门附近的无人地区, 突然遇到日军。他投降

了, 保管的文件被没收。一个士兵用佩剑刺他的头部和颈部数次,

他失去知觉倒下。恢复知觉后, 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并且还能走路。

藏匿 10 天以后, 乘黑夜来到这里。”有的极为简单, 如案例 6:“12

月 19 日, 原八十七师一个士兵负伤两处来此。”直到 1938 年初, 仍

有中国士兵前往难民营避难, 案例 11 记述道:“(1938 年) 1 月 3

日, 中国士兵来了, 两个原属八十七师, 一个原属五十八师, 两人受

伤。他们告知经过。12 月 15 日他们被日军俘虏, 他们和其他数百

俘虏被排列在南京下关江边用机枪处决, 这三人逃脱枪弹并且装

死, 晚间爬走并且发现一个堑壕并保存几枚手榴弹。元旦那天, 三

个日本兵走进他们的堑壕, 发现自己已入陷阱。他们抛出手榴弹,

炸死两个日本兵, 然后逃跑, 终于到达这里。”

南京沦陷后, 许多不及撤退的中国士兵逃往南京国际安全区

避难, 外籍人士在日记和书信中均有记述。但他们的存在给日军提

供了借口, 日军以搜捕所谓的“便衣兵”为由, 在区内大肆屠杀青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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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南京安全区档案》所保存的 400 余份案例, 主要记录的是日军

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内对平民百姓的暴行。为避免日军当局的猜忌,

这些案例中基本没有中国军人避难的记录, 更不可能把他们炸死

日军逃往安全区的情况报告给日本当局。

显然, 巴遂伯尔格将自己亲自处理的一些案件真实地记录下

来, 其目的不是提交给日本方面, 因此有的案例将难民从受伤进入

难民营到死亡的过程全部记录下来, 时间跨度也相对较长。

案例 9:“12 月 16 日, 一个中国农民来了, 问我们是否可以到

5 公里以外他的村庄。我们去了, 发现一个青年农民的头几乎被砍

掉, 我们给以初步医药处理, 并把他送到这里以便护理。他的家属

告知经过。12 月 13 日, 他和他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难民营要求庇

护。两天以后, 他和其他一些人回村取粮, 碰上几个日本士兵正在

搜寻中国士兵。他们硬说这个青年农民是士兵, 所以应该处死, 他

们本想用刀劈下他的脑袋, 但他的外衣领子高而且厚, 稍许承受了

刀劈的力量, 日本人丢下他, 让他自行死去。这个青年农民于 1938

年元旦死亡。”

案例 10:“(1938 年) 1 月 2 日, 一个 46 岁的中国妇女由其丈

夫送来, 他告知经过如下。他和妻子有两个儿子, 一个 16 岁, 一个

11 岁, 家住在靠近杭宁公路的村庄。12 月 10 日, 丈夫和长子被日

军抓走充当夫役, 妻子和幼子留在家中。12 月 12 日夜晚, 四个日

本兵来到她家, 醉醺醺地找年轻女人, 由于未能找到而大发雷霆,

枪杀她的幼子, 刺刀戳伤她的左腿靠近膝部, 骨头被破坏, 然后士

兵放火烧她的房屋。她总算逃出火焰, 露宿数天无法移动, 直至她

的丈夫独自回来, 大儿子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丈夫无法帮助她, 得

不到任何医疗。大约在元旦那天, 听说可以在我们这儿得到援助,

她的丈夫就求得其他几个农民帮忙把她抬到这里。但此时伤口已

·411·

《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4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严重感染, 我们爱莫能助, 她于 1 月 19 日死亡。”①

《南京安全区档案》中所记录的事件时间间隔很短。由于情况

紧急, 外籍人士及时将他们了解的日军暴行的一部分进行笔录, 频

繁地将这些案例提交给日本当局, 敦促其改善日军的行为。

其二, 在这组案例中,“农民”和“村庄”等字眼随处可见, 至少

有 18 条案例记述的对象是避难的农民。所有案例对受害者姓名和

受害地点均没有明确的记载。

案例 22:“1 月 15 日, 来了一个农村孩子, 由于耳聋, 他写下经

过。他说 12 日他在行经田野时被击中, 一枚子弹穿过左臂, 或许是

公路上的日本兵曾喝止他。”

案例 33:“1 月 26 日, 送来一个 64 岁中国老农。他在 (1937

年) 12 月 16 日被日本兵击伤右腿, 骨头完全折断。”

案例 34:“1 月 27 日, 一个年轻的中国农民被送来, 他一直住

在我们的难民营, 昨天他回村取粮, 不知何故受到日军攻击, 用刀

砍他, 头、臂、手和身体左侧受重伤。”

南京国际安全区收容救助的主要对象是南京城内的市民,《南

京安全区档案》中的 400 余个案例没有对农民的特别记载, 虽然有

不少城郊的农民也进入了安全区。这些案例一般均由各难民营主

要负责人提供, 由史迈士、贝德士等外籍人士核实后, 整理记录成

正式文件, 重新打印上报给日本军方或日本大使馆, 对事件发生的

地点和受害者的姓氏一般均有明确的记载。

巴遂伯尔格所在的难民营具有一定的医疗条件, 但条件很有

限。案例 18 记述了他将一个伤势严重的孩子送往南京鼓楼医院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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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南京大屠杀》一书中, 章先生对部分条目重新

做了修订, 案例 10 中“靠近南京公路汉桥的村庄”被修订为“靠近杭宁公路的村

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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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经过:“(1938 年) 1 月 14 日, 一个五六岁小孩被送来, 他的父

亲说明原委。日本兵到他们村里抢掠食物, 由于抓不到鸡, 便用手

榴弹炸鸡, 一枚手榴弹在这个儿童附近爆炸, 使他全身严重炸伤,

炸掉一只眼睛, 等等。由于伤势严重, 感染恶化, 我决定用摩托车把

他带到南京中山门。我们被禁止进城, 我恳求卫兵替我把孩子送进

医院, 仍遭拒绝, 只有遵命离开。但我仍不死心, 绕城行至太平门,

快速行经岗哨, 未受阻拦, 终于来到美国大学医院, 威尔逊医生为

孩子治疗。”

这一案例非常重要。首先, 我们可以从中认定巴遂伯尔格的身

份, 日军在占领初期, 对南京进行了严密的封锁, 只有外籍人士能

够进出城门, 尽管他们也经常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其次, 巴遂伯

尔格驱车将伤势严重的孩子绕道太平门送往鼓楼医院医治, 说明

难民营的地理位置绝不在南京城内, 而应处于中山门外的某个地

区。难民营处于中山门外的农村, 前面案例中很多“农民”、“村庄”

的记述也就迎刃而解、不足为怪了。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南京国际安全区外曾经有一些自发组织

的难民营, 如双塘 (现南京第 19 中)、下关和记洋行、栖霞寺、江北

的葛塘等, 但这些都是中国人发起组织的, 唯一的例外, 就是江南

水泥厂难民营, 其组织管理者是德国人昆特和丹麦人辛伯格。

江南水泥厂是河北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的子公司。 1935 年 5

月, 在天津成立筹备处, 颜惠庆为董事长, 袁世凯的六儿子袁克桓

(心武) 为主任常务理事, 向丹麦史密斯公司、德商禅臣洋行、英商

怡和洋行购买旋窑、电器设备和开山机械。1937 年, 厂房竣工, 设

备安装完毕, 于 11 月 4 日试机。但日军很快逼近南京, 工厂被迫停

止试机, 并将部分设备拆除隐蔽。当时, 移交手续尚未办理, 贷款也

未付清, 产权仍属外商所有, 昆特和辛伯格留在江南水泥厂, 各自

代表着他们本公司的利益。昆德出生于中国, 曾任启新洋灰公司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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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 后又向启新承租瓷厂自主经营, 南京沦陷前夕, 他以德商禅

臣洋行的名义, 任江南水泥厂经理。

江南水泥厂与前述案例所记述的几个特点基本吻合。它位于

栖霞山东麓的摄山渡, 南京市东北部, 建厂之初曾以“模范农场”名

义, 征购 2400 余亩土地, 其周围是广大的农村。民国以前, 摄山到

南京有驿路通达, 二、三十年代, 南京近郊修建了公路, 宁镇公路摄

山至太平门段大约 30 多公里。

在南京保卫战中, 江南水泥厂所在的栖霞山地区, 是南京的外

围阵地, 不少败退的中国军人到水泥厂避难, 该厂历史档案记载:

“民国二十六年 (1937 年) 冬, 各地逃难人民麋集于栖霞山綦众, 闻

其中不乏不及撤退之少数高级军官, 以 (已)失却政府保护, 咸惴惴

不可终日。幸赖昆德博士设难民区于江南水泥厂, 收容男女难民约

四五万人。”前述案例 3 曾记述原四十一师伤兵前往难民营求助:

“12 月 16 日, 一个原四十一师中国士兵前来求助, 他在 10 天前肩

部负伤, 一直未得医疗。”而四十一师就曾在栖霞山和尧化门一带

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后该师渡江北撤, 这个士兵可能因负

伤未能跟上部队。

难民营的医疗条件也很有限, 早在 1937 年 12 月 20 日, 辛伯

格就打算将伤员送往南京治疗, 因为他从收音机里听说南京的局

势已经完全稳定, 但实际情况与他听到的恰恰相反, 在半路上他又

让人将伤员重新运回栖霞山, 因为日本人不让伤员通行。他步行了

约 20 里路, 后来搭上一辆日本卡车, 才到达南京。① 在鼓楼医院提

供的药物、绷带等物品的帮助下, 昆德和辛伯格在水泥厂内设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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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贝日记》, 1937 年 12 月 20 日, 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228 页;《史迈士致家人函》, 1937 年 12 月 20 日, 章开沅编译:《天理难容》, 南京大

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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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医院和急诊室, 但一直缺乏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1938 年 2 月

中旬,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马

吉牧师前往访问时, 医院里仍然只有“一个护校毕业的护士, 两个

女的、一个男的包扎员”, 而且都“缺乏训练”。由于没有内科医生,

难民营正筹划开设中医治疗服务。①

南京国际安全区内设立了几个粥厂, 曾有数万贫困难民依靠

粥厂度日活命, 不仅如此, 国际委员会还设法运进粮食提供给难

民。江南水泥厂难民营显然在事先缺乏这方面的计划和准备, 昆特

和辛伯格两个人的力量又非常有限, 因此这里的难民一直自行解

决粮食问题, 马吉在他的《栖霞山之行的报告》中写道:“少数富裕

家庭, 拥有可以支持四个多月的粮食, 但绝大多数只有一个多月的

口粮。”② 前述案例 9、12、21、28、34 等, 多次记载了难民因为回村

取粮食而遭到日本兵的袭击。

江南水泥厂厂史关于辛伯格的记载语焉不详, 该厂《厂志·外

籍人士简介》中的介绍, 只有寥寥二十几个字:“丹麦人, 1937 年日

军入侵南京前夕来厂, 不久离厂。”但辛伯格多次往来于江南水泥

厂与南京之间, 外籍人士的日记和书信中有不少关于他的记录。在

南京沦陷之初, 南京与外界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 因供电停止, 收

音机也无法收听, 而江南水泥厂有自己的发电设施, 辛伯格便把他

收听到的有关消息带到南京。③ 他还将栖霞山难民的求援信带到

南京。12 月 23 日, 辛伯格驾驶着从拉贝的助手韩湘琳处借来的汽

车再次来到南京, 给南京的外籍人士带来了两头猪、三袋红薯。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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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他还带来了栖霞山难民致日本当局的请愿书, 拉贝 12 月 23

日致信日本大使馆的田中, 转交了请愿书。拉贝在信中说:“请允许

我向您递交两份从栖霞山转给我、并请我转交的请愿书, 栖霞山目

前也出现了和我们在南京一样的困难局面。”①

江南水泥厂位于长江边, 为了沟通与外界的联系, 他与史迈士

和贝德士讨论——由他带信给经过栖霞山的英国船“蜜蜂”号, 因

此举过于危险, 遭到贝德士的反对。② 他还用照相机拍摄了城外堆

满壕沟的军民尸体。威尔逊 12 月 25 日的日记中写道:“辛伯格今

天回到城里, 带来了更可怕的消息。他说, 中国人为阻止日本坦克

而挖掘的大壕沟里填满了尸体, 还有一些是伤兵, 尸体不够多, 日

本兵为了使坦克能通过, 居然屠杀了附近的无辜平民, 用他们的尸

体来填平壕沟。辛伯格借了架照相机, 拍了一些照片以证实所言非

虚。”③

1938 年 2 月 3 日, 辛伯格又将翻译成英文和德文的请愿书,

带到南京, 交给拉贝等外籍人士,《南京安全区档案》和《拉贝日记》

中都有记载。他在附言中写道:“下面的信件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

(德文)的, 因此多少与原文有些出入。信件来自离我住所 5 里路的

栖霞寺, 是该寺庙的方丈起草的, 有当地 20 位知名人士的签名。”

需要指出的是《贝德士文献》中收录的这组特殊案例的签署日期也

是 1938 年 2 月 3 日。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辛伯格是唯一的频繁地往来于南京城内

外的外国人, 他应该就是本文考订的案例的记录者巴遂伯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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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威尔逊日记》, 1937 年 12 月 25 日,《天理难容》, 第 449 页。据《中国青年报》2000

年 5 月 15 日报道, 江南水泥厂原工会主席王振庭曾经在厂内看过这类照片。

《史迈士致家人函》, 12 月 26 日,《天理难容》, 第 304 页。

《拉贝日记》, 第 268- 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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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u iberg)。为此, 笔者向章开沅先生求助, 章先生是学术大家,

同时也是蔼然仁者, 亲自为我查阅了他复印的英文原稿, 很快给我

写来回信:“贝德士保存的文献很多是原稿 (包括史迈士的报告原

稿) , 从史料的原始性来说, 价值极高。但也正因为是手稿, 当时纸

张质量极差, 有些甚至是油光纸, 时间一久, 难免磨损破碎, 复印出

来更为模糊难辩。”保存在《贝德士文献》中的这组案例是一份拷贝

文件, 签名又是手写体, 字迹已经模糊, 辨认起来十分困难。

章先生还指出:“当时情况紧急, 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极为忙碌,

文件中笔误缺漏之处也常常出现。”辛伯格的英文名字有几种不同

写法, 威尔逊的家信 (1937 年 12 月 25 日)中写成 Sim bu rg, 马吉在

给家人的信中 (1938 年 1 月 4 日) 又写成了 Sinderberg, 在徐淑希

编辑的《南京安全区档案》中是B. A. Sindberg (1938 年 2 月 3 日) ,

马吉在《栖霞山之行的报告》(1938 年 2 月 16 日至 17 日) 中又写

成 Sim berg。江南水泥厂厂史写成“辛波”, 与 Sim berg 的读音很接

近。如果去除Basu iberg 中的前两个字母Ba, 那么剩下的 su igerg,

与 Sim berg 就非常接近了, 而B. A. 恰恰是他名字的英文缩写。

由于资料的缺乏, 我们至今仍然对当年的南京水泥厂难民营

缺乏完整清晰的认识。今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2 日, 由江苏省对外

文化交流协会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单位主办

的《珍爱和平与生命——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国际大救援》展览, 在

丹麦第二大城市奥胡斯市展出。随行的著名学者高兴祖先生专门

撰写文章, 请丹麦方面寻找辛伯格及其后人。奥胡斯市政府专门成

立了三人小组, 负责此事。我们热切期待着他们能有新的发现。

(作者刘燕军, 1967 年生, 现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员)

(责任编辑: 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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